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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指示语类委婉语是由人称指示语和时间指示语的语义变异构成的。人称代词语义变异委婉语的机制是通过将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拉大或缩小：对于不属于同一心理领土的交际对象，信息组织者往往采用拉大心理距离的手段，而对于心理领土内的交际对象，信息组织者往往采用缩小心理距离的手段。过去时态是距离性的，而时态类委婉语就是通过将心理距离拉大，以表示不冒犯信息接受者的心理领土而达到委婉的。

关键词：指示语类委婉语，距离机制

中图分类符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由不同手段构成的委婉语有不同的委婉机制，这些机制大致分为美化机制、弱化机制、距离机制。对于地位卑微的职业和档次较低的商品或服务，我们常采用语义扬升手段来构成委婉语。而这类委婉语就是通过将不好的事物说好听一些而避免直陈所带来的消极心理反应。其机制是美化机制。对于除卑微职业、档次较低的商品或服务、请求、称呼等之外的其它需委婉表达的事物，我们常采用意象替换（主要是借词委婉）、迂回陈述（以问代陈、弱说代替强说、双重否定）、焦点转移（主要包括隐喻和转喻类委婉）、语音变异、省略，等手段构成委婉语，其机制是将直陈语给人带来的心理上的痛苦、厌恶、不适等的强度减弱。而由指示语构成的委婉语是通过距离机制达成委婉的。指示语类委婉语包括人称指示语类委婉语、时间指示语类委婉语。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空间指示语类委婉语及其距离机制。

一、指示语类委婉语

指示语包括空间指示语、人称指示语、时间指示语、社会指示语和语篇指示语。而指示语类委婉语主要是通过人称指示语和时间指示语中的时态指示语的语义变异构成的。第一人称包括讲话者；第二人称包括听话者；而第三人称既不包括讲话者，又不包括听话者。（Burling, 1970:14-17; Levinson, 1983: 69）第三人称和第一、第二人称的区别在于它不是话语事件中的具体参与者（Lyons, 1977: 638）。人称代词有其特定的指示对象和指示功能，但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人们出于表达的需要，常变换使用人称代词。单复变换是用单数形式表示复数内容或复数形式表示单数内容；异称变换是将第一人称用作第二、第三人称，或将第二人称用作第一、第三人称；或将第三人称用作第一、第二人称。人称变换的目的可能是多样的，如有的是为了委婉，有的是为了避免表达的单调枯燥，有的则是为了转换视角。因后两者与委婉无关，我们在此不予讨论。

(1) 小芹板起脸来说：“金旺哥！咱们以后说话规矩些！你也是娶媳妇的大汉了！”（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2) 宝钗见他睁开眼说话，不像先时，心中也宽慰了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理也——”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不觉眼圈微红，双腮带赤，低头不语了。（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四回》）

例（1）中的“咱们”指的是金旺哥，替换的是第二人称单数“你”。例（2）中的“人”是第三人称，是“人家”的简略用法，此处相当于第一人称单数形式“我”；“我们”是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此处却表示讲话人自己，即相当于第一人称“我”。在文章的写作中，作者虽是一个人，却常用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来指示作者自己，如：

(3) We have been observing the phenomenon for years, but at this stage we are still unable to be very specific about its nature or its cause.

    有时，当某人做了不好的事情，我们在向对方表示不满时，不直接用第二人称单数形式来指示对方，而是采用第三人称不定指的形式；或采用三称单数形式来表明一个大家都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来表示对听话者的隐性的指责。如： 

(4) Somebody didn't clean up after himself.

(5) Each person has to clean up after him or herself.

这两个例子都用来减弱指责的强度，以使批评的语气变得缓和，即进行委婉地批评。
另一种委婉手段是用三称指示语来指示交际对象或交际中所提及的对象，以避免直接使用第二人称“你”或听者、被提及对象的名字。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名字禁忌：皇帝的名字要避讳，是国讳，如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连观世音菩萨也被改称为观音；自己长辈和先人的名字要避讳，是为家讳。根据三纲五常的规定，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高，他的名字对于地位低的人来说是一种禁忌，要采用尊称，或采用变通手法以避免直呼其名。因此，我们在中国的小说中经常遇到 “他/她爹”、“孩子他/她爹”、“他/她叔”、“他她大爷”、“孩子他/她娘”、“他/她姑”、“他/她嫂子”。因为这种称呼方式是通过三称指示代词构成的，我们将其称为三称社会指示语类委婉。如：

(6) 武松当下推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那妇人向前扶住武松道：“叔叔，折杀奴家。”（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第二十四回）

(7) 三人同到楼上坐了，那妇人看着武大道：“我陪待着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酒食来，管待叔叔。”（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第二十四回）
例（6）和（7）中的“叔叔”是潘金莲称呼武松的。虽然潘金莲和武松见面时没有孩子，她也是按照习惯，用自己孩子的称呼来称呼武松，即自己的小叔子。

时间指示语类委婉语主要体现在过去时态的非过去用法上。动词过去时态表示过去发生的动作行为或存在的状态（Saeed 1997:114-116; Jaszczolt 2002:258-267）。但在有些情况下英语过去时态不表示过去，而是表示现在和将来。人们一般将这种不表示过去行为或状态的过去时态分为三类（Quirk et al 1985：187-188；Taylor 1989：149-154）。第一类为时态呼应所要求的时态后移（backshift）。即在间接引语中，主句的谓语动词为转述性动词（reporting verb），表示对别人言语的转述，用过去时态。尽管转述的内容是现在的情况，表示转述内容的从句的动词也要采用过去时。这就是时态一致性的要求。第二类为假设性过去时（hypothetical past），也称为非真实性过去时态（unreality or counter-factuality）（Taylor 1989）。 这种情况出现在说话人所说内容不是事实，只是一种很难实现的愿望，或和他所认为或期待的相反的语境。如It would be nice if I knew the answer所表示就是和事实不符的愿望。第三类为语用策略性过去时，即讲话人为了使自己的请求、建议、询问等显得礼貌、婉转而使用的语用策略。Taylor（1989）将其称为“语用软化剂”（pragmatic softener）。因时态是时间指示语的一种，我们将动词过去时态的第三种用法叫做时态指示类委婉，将含有这种用法的言语表达称为时态指示类委婉语。如“Would you help me?”比“Will you help me?”、“Please help me!”委婉，也显得更加礼貌。

二、指示语和人际关系的空间化隐喻

一）指示语的空间化隐喻
空间指示语是对空间的划分。人类空间思维主要是以人类或自我为中心的。空间概念源自身体概念，即按照自我的方向形成一个三维坐标体系，其它的物体就根据这个三维坐标体系被置于自我的上或下、前或后、左或右（Piaget and Inhelder 1956, Clark 1973, Miller and Johnson-Laird 1976：394-5, Lyons 1977:690-1，Levinson, 2003: 9）。人类的空间语言是自我中心空间概念的直接反映（Clark 1973, Miller and Johnson-Laird 1976），即在人所看到的和用日常语言所描绘的世界中，人就是所有事物的标尺（Lyons 1977:690）。但不同的语言对空间的切分不同，空间指示词也不尽相同。按照交际参与者的角色，汉语和英语把空间切割成讲话者所在的空间和远离讲话者的空间，相应的空间指示语是“这里/here”和“那里/there”。而在日语中，空间被分割成靠近讲话者的空间（近指）、靠近听话者的空间（中指）、远离讲话者和听者的空间（远指），相应的地点指示词就有“ここ”（近指）、“そこ”（中指）、“ぁそこ”（远指）。拉丁语、土耳其语和日语相似，也将空间分为“近指”、“中指”、“远指”；相应的空间指示语分别为hic (Turkish bu)、iste (Turkish şu)、ille (Turkish o)(Lyons, 1968:278-9)。 

除了空间指示语是对空间的区分外，其它指示语即时间指示语、人称指示语、社会指示语、语篇指示语都是对隐喻性的空间的指示。时间概念的抽象性决定其理解常要借助于其它具体的概念。除了借助于金钱概念（Lakoff & Johnson, 1980：7-9，41-4；1999：137-169）之外，我们常用空间概念来隐喻性地理解时间。当我们将时间理解为金钱时，时间可以像资源或金钱一样消费、浪费、节约、给予、投资，等。当我们用空间概念来理解时间时，时间就成了“移动的物体”和“我们从中穿过的空间”。相应的言语表达如The time for action has arrived、Christmas is approaching、As we go through the years, …。在时间的概念化过程中，空间和运动概念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时间、空间和运动三者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时间的存在和运动常以物体在空间的运动来表示，时间的延续和顺序分别与空间的距离和方位相对应；物体的移动必须在空间内进行，运动就会产生空间距离；而空间距离的产生总是伴随着时间的延续。这样，空间上的距离与时间上的距离即延续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物体的运动产生方位的转移，时间的延续则产生先后顺序，空间方位和时间顺序也是一个事件的两个方面（Lakoff & Johnson 1999：137-169）。

人称指示中的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和交际双方及言语涉及到的第三方所在空间位置相对应：讲话人是言语交际的中心人物，是言语信息的组织者，其讲话时所在的位置当然离他最近，是言语交际中发出信息的中心；听话者是说话者交际的对象或信息接收者，处于和讲话人相对的位置；第三方处于交际双方之外，处于远离交际双方的位置，或虽然处于交际现场，但被讲话者在心理上排除在直接交际双方之外。因此，第一人称和近指“这里/ここ/hic/ bu”相对应，第二人称和中指“（你）那里/そこ/ iste / şu”相对应，第三人称和远指“那里/ぁそこ/ ille / o”相对应。

社会指示涉及言语交际参与者的角色，是对讲话人和听话人、或讲话人与指称对象之间社会关系相区别的手段。而社会指示语的选择是以讲话者的社会地位为参照点、根据听话者或某一指称对象的相对社会地位而定的。而社会地位往往是用垂直空间概念来理解和表示。

在语篇指示语中，除表示“并列”（and/和）、“选择”（or/或者）、“转折”（but/但是）、“因果”（therefore/因此）、“总结”（in conclusion/总之）等指示语外，指示语如“this/这”、“that/那”和地点指示语“here/这里”、“there/那里”相对应；“besides”是由“beside”变来的，原表示“在……旁边”，表示典型的空间位置关系；“above all/首先”、“next/其次”、“last/最后”、“following /下面”、“previous/以上”等也和空间顺序相对应。

综上所述，指示语可概括地分为“靠近说话者”和“远离说话者”两种(Yule,2000)。“靠近说话者”指示语叫近指词(proximal terms)，如this，here，now等；“远离说话者”指示语叫远指词(distal terms)，如that ，there，then等。

二）人际关系的空间化隐喻   

人际关系的状况可以直接用“好”、“坏”、“一般”等词形容。但“好”“坏”的概念是抽象的，对抽象概念的理解一般要借助于较为具体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物理知识将人际关系形容为“擦出火花”，也可以用化学知识形容为“水乳交融”、“如漆似胶”，还可以通过生物知识形容为“鱼水情深”、“如鱼得水”、“弱肉强食”，等。因为人始终存在于空间之中，空间概念无时无处不在，所以，人际关系常通过空间概念来隐喻性地理解。空间概念涉及空间位置关系和空间距离等方面。事物的空间位置关系一般包括水平空间关系、垂直空间关系、空间包容关系。水平空间关系主要体现在水平距离关系上；垂直空间关系体现在上下距离关系上；包容关系则体现在内部关系和内外关系上。因此，人际关系空间化隐喻“人际关系是空间关系”包括“人际关系是距离关系”、“人际关系是上下关系”、“人际关系是内外关系”三个次概念隐喻。

“人际关系是距离关系”隐喻的具体情况是“人际关系好是空间距离近”、“人际关系不好是空间距离远”。如：

(8) Far from eye, far from heart./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人远情疏。

(9) 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人际关系是上下关系”隐喻主要运用于社会结构和血缘关系。人分三六九等是社会的普遍现象。社会的层级划分主要体现在空间的上下位置关系上：有地位是地位高，无地位是地位低。其隐喻表达有：

(10) She’ll rise to the top. 她将会升到最高层。
(11) He’s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al hierarchy. 他处于社会层级的底层。
血缘关系也常用垂直空间关系理解。如在汉文化中，“祖先”也被称为“祖上”；血缘上有关系、自己的父辈被称为“上一代人”、“上辈”。

“人际关系是内外关系”隐喻将由人组成的社会团体看成一个容器，由容器将空间分成内外两部分：团体或组织成员处于容器的内部，非成员则处于容器的外部。如“家丑不可外扬”、“你也不是外人”，等。处于组织内部的成员并不是地位完全平等，而是通过“中心”或“中央”和“边缘”的概念将人际关系按等级来划分：处于中心的人是有地位的，而越往边缘越没地位。“中央”古代指国君。“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杨权》）“四方为臣民，中央为主君。”（陈奇猷集释引注）“欲正四方，先定中央。中央，君也。”（宋·宋祁《宋景文笔记·杂说》）

三、指示语类委婉语的机制

一）人际关系空间化认知的理据

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认为，我们用空间关系来理解人际关系的做法是具有经验性理据的。

首先，人际关系的好坏在物理空间上有其反映，因为人际关系的好坏总是导致物理和心理距离变化：当关系好的时候，人们之间的身体距离就会近；而当人际关系不好的时候，一般会导致空间距离上的疏远。距离近的事物又常被看作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常被隐喻性地理解为“容器”。

其次，人都有自己的心理领土(霍尔, 1995)。心理领土是一种心理上的空间，包括有形和无形两大类。前者指附着在有形空间之上的心理领土，如大自国家、城市、家宅，小至座位、排队的位次、站立地点的周围都是这种心理空间；后者指独立于有形空间的、纯粹按照社会习俗、文化取向以及社会个体地位、关系等形成的心理复合体。因无形心理空间是人们在交往中因相互关系而确定的心理距离，其本质的东西就是人际关系在心理上的反映。心理领土的最大特点是“内外有别”。无论是人还是动物的心理领土都区别对待“自己人”、“别人”、“敌人”。心理领土内的就是自己的或自己人，是没有距离的，或者说自己人的心理领土绝大部分是重叠的；心理领土外的是别人的或别人，是心理领土要提防的对象，也是构筑心理领土的目的。因为心理领土内部的是自己人，就无须设防，也就随便。因此，家人、恋人、好朋友之间说话随便却感到亲切。对待心理领土外的人就会非常警惕，以防“领土”受到侵犯。反之，要对某人表示尊重就要和其保持一定的距离，结果就是“敬而远之”。

第三，与“人际关系是上下关系”相关的是“控制或力量为上；被控制或臣服于力量为下”的方位隐喻。语言中有很多这样的隐喻表达，如“I have control over her”（ 她听我的），“I am on top of the situation”（形势在我的掌控之中），“He fell from power”（他从权力的位置上下来了）。在我们的经验中，身体块头的大小一般和体力大小相联系：块头大力气就大，块头小力气就小；而且在打斗过程中，胜利者总是处于上面（Lakoff & Johnson 1980:15）。在人类社会中，统治阶级或其利益集团在政治上掌握着主动，在经济上控制着社会的多数财富，在文化上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他们有控制权、有力量，处于“上层”。

二）指示语类委婉语的机制
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知道心理领土的特点是内外有别：对外防备，对内亲近随和。在交际过程中，如果一方认为自己不属于对方心理领土中的个体，为表示尊重，他就要拉大和对方的心理距离，以避免冒犯；但如果他认为对方是自己心理领土中的一员，他就会采取缩小心理距离的手段以表示和对方的亲近。因此，通过空间距离手段构成的委婉也涉及这两种策略。

1缩小心理空间距离机制

缩小心里距离的委婉语所传递的信息主要是信息组织者将信息理解者作为自己心里空间中的成员看待，使信息理解者感到自己没有被看成“外人”从而感到一种被接纳感和被尊重感。如例（1）中的“咱们”是用第一人称复数来替换第二人称单数。就心理领土而言，第一人称复数表示的是心理领土有很多重叠地方的多个个体，或者说这个集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把其他的个体看作自己心理领土中的一部分，心理上的空间距离很近。当别人把自己看作是“自己人”时，听话者一般会感到亲切，所听到的话即使是批评也觉得委婉贴心。

2拉大心理空间距离机制

当交际双方相互不太熟悉或言者比另一方地位高时，在没有得到暗示或直接表明可以缩短距离的情况下，地位低的一方贸然采用感情移入指示语，就是对对方心理领土的侵犯，不但不委婉动听，反而成了不恭无礼。而拉大心理空间距离的委婉语所传递的信息是信息组织者为了对信息理解者的心理领土表示尊重而有意地拉大或保持距离。如：例（2）中的“人”是“人家”、“别人”的含义，是一个三称指示词，在此是用来换指第一人称单数“我”。“我”是讲话者对自己的指示，而讲话者是和听话者直接相对的，在言语交际中，两者空间距离或心理距离最近。在提出批评和责备的时候，如果直接用“我”指示批评的来源，会使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直接相对。但如果使用三称指示代词“人”、“人家”、“别人”，就会在心理上将批评的源头置于远离交际现场的地方，这样批评或责备的语气减弱，听起来委婉许多。另外，三称指示建立一个新的心理空间，讲话者就成了这个新的心理空间中的、区别于讲话者和听话者的行为主体，而讲话者的“自我”在其原有的心理空间中的角色则成了客观转述“他人”话语的人。“我”转述的是别人的话，听话者“你”总不能对“我”有意见吧！例（6）和（7）则是通过第三人称口气来表达对对方的称呼，而三称指示所采用的是相对空间参照框架，比内部空间参照框架中参照点和焦点之间的距离要远。

英语、日语等的时态结构就是时间概念空间隐喻化在语法体系中的反映。时间被隐喻成空间概念后，按照认知主体的人作为参照点的原则，时间被划分为过去、现在、将来三个段，相当于三个空间。现在时就是认知主体所在的空间；过去是我们已经穿过的空间，或是已经从我们身边经过的运动着的物体；将来是还没有到的空间或运动着的物体。作为认知主体的人是认知参照点，其所处的空间和时间离他最近，因此我们说here and now；而被空间隐喻化了的过去和将来与认知主体均有距离。语言体系中和运动与存在相对应的部分就是动作动词和存在动词。因为时间、空间、运动三个概念的紧密联系，时间概念空间隐喻化后的过去、现在、将来的区分必然落在动词上。过去、现在、将来在动词上的标识就是时态。动词现在时态是无标志性的，相对应的过去时态则是标志性的，其实质是距离
。根据心理领土的特点，要想对属于另一心理领土的人表示敬意，就要对其心理领土保持适当的距离；英语时间过去时态的距离性可使讲话者和听话者拉开距离，形成委婉语。因此Would you help me?听起来比Will you help me?委婉。当然，这也蕴涵着交际双方关系的疏远。

“时间是空间”、“人际关系是空间关系”、“心理领土是空间关系”这三个概念隐喻有共同的源域，为三者之间联系的推理提供了依据：以认知主体作为参照点，身边的就是近的，反之就是远的；近的一般就是认知主体所拥有的或正在经历的，远的就是不在认知主体掌握之中的；为了不对别人或其所拥有的事物产生冒犯，就要“敬而远之”。当然，人际关系非常复杂，是社会关系，而不是空间关系本身。空间关系只是表达心理距离的一种重要的工具。心理领土的构成要素也非常复杂，因为人际关系是在线变动的网络，认知主体是随交际对象而不断调整自我在人际关系网中的坐标的。在讨论人际关系和心理领土的时候，我们采用其高度抽象的形式，这必定要舍弃许多关系和要素。而这些关系和要素是语用学和社会心理语言学要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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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将来时也是距离性的，只是动词本身没有将来时态，而是通过词汇will加动词原形即现在时态的形式表示，或通过词组be to 、be going to、be about to等加动词原形的形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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